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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意汉字在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承中的影响

张　 东　 赞
(外交学院 基础教学部,北京 100037)

[摘　 要] 　 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始终保持着与汉语早期的联系,没有走向跨语言发展的道路,这与中国哲学重直

观、重整体的思维特点密切相关。 汉字字形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虽经历久远却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发展演变成

为民族的历史记忆。 作为一种社会凝聚性结构,汉字通过其形体所承载的信息构建出一种文化信息空间。 在这样的文化空

间中,人们共享象征意义体系,并且接受具有趋同行为模式的影响,从而实现文化记忆的现时化,这对增强华夏民族的文化认

同,提升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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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代跟过去的关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

记忆媒介的关系。 人们通过一些媒介来处理日常生

活中的记忆问题,从而形成媒介记忆。 所谓媒介记

忆是指人们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
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记忆

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

忆和社会记忆[1]。 对自己以及群体过去的感知与

诠释是人们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

点,也是个人与群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

点[2]。 过去不可能完全消失,总会以某种不同于

“今天”的典型形式留存于世,承载过去信息的媒介

则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中,文字作为文化记忆的媒

介在指涉过去以及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拼音文字因其高度抽象化的特点而以文本作为记录

过去的手段,其可靠性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它不能

保证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有机结合。 历史学家

们也开始怀疑文本的可靠性,甚至质疑其描述传

统[3]207。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始终保持着文字与语言

早期的关联,字形存储了大量过去的“痕迹”。 大量

文化信息通过汉字“形体”得以保存与传承,汉字无

疑是华夏文化记忆的重要承载物。

一　 经验的积累与文字的产生

交际是人类的生存本能,是人类在相互交往中

使用符号创造意义并且运用符号进行意义反射的动

态过程。 个体需要同其他群体成员进行交际才能完

成自我认知与群体身份的认同,二者均按照文化预

先设定的轨道进行,个体无法脱离文化为群体所设

定的生产生活的轨道。 随着社会生产活动以及交际

的不断扩展,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动物的

群居本能逐渐隐去,代之以群体有意识的聚合行为。
为了更好地从事生产活动,成员不断分享群体经验,
逐渐形成趋同的心理期待与行为空间,德国文化学

者扬·阿斯曼将这个空间称之为文化的凝聚性结

构。 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共享象征意义体系,成员之

间通过凝聚性结构而聚集在一起,并且接受具有趋

同行为模式的影响[4]207。
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新生的人

就像一块空白的石板,个人变成什么样,都由其生活

经历写在这块石板上,后天经验对个人的成长以及

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5]。 没有经验积累的野蛮人

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 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没
有教育,没有经验的积累,人类一代一代毫无意义地

繁衍下去。 每一代都从起点重新开始,可能还会不

断重复着前人的错误。 若干世纪都在原始时代中度

过,人类虽已古老,却依然处于童年[6]。 随着经验

的不断积累,共享经验为群体成员所设定的时间与



空间层面上的行为模式,即生活轨道也逐渐形成。
人们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不至于从头开始,而是在过

去经验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爱德华·埃文思·普里

查得曾这样解释时间结构,“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上,他都知道之前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并能够预测及

计划以后的生活。 一个人结构性的未来就好像已经

被安排好了” [7]。 这是强调过去经验在人们生活中

的重要作用。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

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扬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

相治也。”(《春秋左传集解》)“结绳记事”是人类的

第一个记忆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前提条件。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易·系

辞下》)上古华夏及秘鲁印第安人都有这样的记事

习惯。 直到近代,在某些尚无文字的部族或地区,仍
然采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来记载和传达消息、情报。
除了结绳记事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方

式进行信息存储与传承,最典型的形式就是神话传

说和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体现了人类所特有的历史

感。 人们将过去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形象以某种形式

固定保存下来,给现实生活提供一个参考框架,从而

可以将过去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到“当
下”的框架里,让人们产生希望和回忆[4]62。 神话传

说是一个民族童年时代的歌谣,它保存了一个群体

早期的生存智慧、经验以及对外在世界最原始的看

法,它们将以参照物的身份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中,为人们的行为活动提供价值和道德的评判标准。
先民所建构的英雄事迹在讲述者的不断讲述中,不
断被重复而得以现时化。 在不断地讲述中,诸神慢

慢失去了玄奥的神话象征意义,却获得了现实的道

德教化功能。 民间故事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能表现和阐释民俗事象的内涵,又影响并促进民

俗事象的传承。 人们从民间故事这一“魔镜”中透

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家庭如何组成,政治

结构如何运转,人们如何捕鱼,男人和女人如何分

权,食物如何制作等等[8]。
当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出现过渡膨胀时,单凭

人类自身生物学上的记忆能力已经不能满足信息存

储的需要,这就要求产生起中转作用的外部存储器。
这个存储器可以使需要被传达的、文化意义上的信

息和资料转移到其中。 结绳记事以及神话传说和民

间故事这些口耳相传的记录方式随着人们交际范围

的扩大已无法满足人们经验不断积累的需要,故

“易之以书契”。 正所谓“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

明而书契作。 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
(《文心雕龙·练字》)文字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就

应运而生了。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昔者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

云,神栖昆仑……” (《淮南子·本经训》)。 相比结

绳记事而言,文字的产生克服了结绳记事在表声方

面缺乏可读性、表意方面缺乏直观性以及记事容量

小的缺点;相比较口耳相传的记录方式而言,文字克

服了知识传承的媒介仅靠讲述者的记忆来传承的局

限,它使人类记忆的外化成为可能,群体经验得以顺

利传承,大大提高了人们重新吸纳以及处理现有信

息资料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维度。 文字

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
生者须借助文字与祖先沟通,它连接过去和现在,从
而为人们在将来的生产活动提供经验指导。 史前文

字做为“族徽”的事实表明,知识往往由死者掌握,
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来显示于后人。 华夏

民族推崇的“慎终追远”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祖先是经验的持有者和传承者,只有将祖先的经验

传承下去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实践。
文字作为存储媒介的独特性在于它通过树立一

个对手而得到巩固。 这个对手就是图像、雕塑和建

筑,而它们都会被时间侵蚀。 文字则会被时代所传

承下去,能够克服时间的侵蚀,具有超时空性。 哲学

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其著作《真理与方

法》中关于文字的存储力量这么写到,“来自过去的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流传没有一样能与之相比,过去

生活的残留、建筑的剩余、工具、坟墓的内容都被从

它们上面吹过的时间风暴侵蚀了,而文字的流传则

相反,他们被破译、被解读,是如此纯净的思想,就像

在眼前一样同我们讲话” [3]213。 由于文字的产生,文
化中的凝聚性结构的发展历史也因此从主要依靠仪

式化的重复到文本阐释的转移。 在没有文字之前,
承载文化象征意义体系的凝聚性结构主要通过仪式

的不断重复来实现其现时化。 文字产生之后,伴随

着凝聚性结构内容文化化的过程,凝聚性结构的现

时化完成了从仪式关联到文本关联的过渡。 人们也

从依靠仪式的重复来传承文化意义而产生的压力中

解放出来。

二　 汉字的表意属性与图式认知

世界上现存大约 5 千多种文字,根据其构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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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体可以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类。 作为

信息存储的物质载体,二者在信息存储时所依托的

单位有所不同,这与理据载体的形成途径有关。 以

组合理据为编码基础的语言重听觉,重时间,其文字

主要采取表音的方式。 以成分理据为编码基础的语

言,主体在认知方式上往往重视视觉、空间组合,文
字体系采取表意方式[9]79。 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

字,始终保持着与语言早期的关系,没有走向跨语言

的道路,这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冯友

兰在深入研究中西哲学的差异后指出,“对于概念

形成的途径,中国哲学主要依靠直觉的方法获得,表
象在概念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西方则是用

假设的方法获得的,抽象思维起着重要的作用” [10]。
这种差别也造成了中国人整体性思维与西方人分析

性思维的不同特点。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不同的语言标明

了不同的观念体系,文化行为上的差异是在语言意

义的结构中传递和编码的。 语言不是简单地反映世

界,而是对世界实施范畴化的同时给世界进行一定

建构,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客体世界。 因此,语言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客体世界的认知。 汉字作

为表意体系的文字,造字之初就是人们生活导向以

及经验的一种反映,也正是基于其表意的特点,汉字

成为华夏民族在处理指涉过去以及文化传承问题上

的一个重要工具。 汉字作为始终未与汉语脱离的表

意文字,从字形上可以折射出华夏民族的思维特点。
中国哲学对于概念的形成所采取的直觉方式与

汉字形体所体现出的图式认知具有内在一致性。 图

式是人脑已有知识经验的网络,它融合了三种最基

本的陈述性知识元素,即命题、表象和线性顺序,是
陈述性知识的一个整合单元和综合表征形式。 皮亚

杰用图式这一术语描述人们表征、组织和解释经验

的模式,人的大脑不仅可以按照逻辑顺序存储抽象

的信息,还能以动态的三维信息存储形象信息,从而

凸显信息的空间属性,这与表象记忆有关[11]。 表象

的感知是人类经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空间

和时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 空间主要

表现为名物的大小、高低、宽窄,离合等状态,具有离

散和直观性。 时间主要表现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呈
现出连续和无形的状态。 以成分理据为编码基础的

语言,其认知现实的途径偏重视觉、重直觉的把握,
因而编码体系中重名物,会基于名物的基础上进行

编码,因名物的离散和有形的特点,可以成为临摹取

象的依据[9]73。 就汉字来说,字意的取象是根据构

形系统和与之有关的历史文化推测出来的。 汉字的

形体与认知主体的视觉感知密不可分,同时又融合

了人们的主观认知。 以“教”字为例。 《说文解字》: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从攴从孝。 凡教之属皆从

教。”“攴”,小击也。 “教”从形体上基本把这一行为

的图式给勾勒出来了,这种“观象取类”的方法是拼

音文字无法实现的。 人们对表象的感知成为汉字、
汉语以及中国哲学思维特点的一种内在联系机制。

表象作为感性的形象是认知主体接受刺激时信

息对自我的一种呈现方式,具有一定的直观性和概

括性。 这与中国哲学重视视觉以及整体性思维具有

内在一致性。 整体性思维从与它事物或它方面的关

系和比较中来认识、把握和评价认识对象,不把认识

对象看成是孤立的或分隔的,常常会把人以为二元

的事物对立统一起来,它强调认识对象的时空连续

性与系统性,在概念、范畴的界定方法上,采用“观
象取类”的方法,而不是事物属性抽象法。 “古者包

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

《易》八卦,以垂宪象……。” (《说文解字序》)古人

在造字的时候是基于事物整体特点而采用“观象取

类”的办法,重视图式认知。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重要方面在于汉字在形

体上以一种图式的形式直观地呈现于人们面前。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

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

寖多也。”(《说文解字·序》)汉字的造字大体分为

“文”和“字”前后两个阶段。 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

字。 “文”的本义是画画、纹画,是基于实物基础上

的“依类象形”,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跳

跃式发展。 图式描述的是整合性的知识,有利于个

体经验的获得与检验,更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现

实。 汉字这种“方便他人”的图式设计很容易让人

接受和识别。

三　 文字形体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与阐释

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象载体,透过它理解语言

是人类交际的重要途径。 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存

储人们的生存经验、智慧信息时所采用的基本单位

不同。 拼音文字是跨语言的,在指涉、记录过去时主

要依靠文本。 文本通常是具有完整、系统含义的一

个句子或多个句子的组合,文字之间通过组合形成

文本来表达传递某种语义信息,单个文字本身没有

意义。 文字的形体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地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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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社会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这样就会造成一

成不变的文本与不断变更的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出

现距离,这种差距需要解释来进行弥补。 然而文本

一旦停用,就不再是文化意义的承载体[4]95。 同时

文化意义的载体从依靠仪式的重复到文本的转变本

身就隐含着文化意义被遗忘的可能。 因此,对于一

些文本来说,只有借助注释者的注释手段才能让其

复活。
对于表音文字而言,有些文本随着语音的变化

而无法进行解释。 尤其是当大量不计其数的文本出

现超出了一个时代所能记忆和铭记的限度。 有些文

本将被尘封在资料库而变成了空壳,有些文本因无

法解释而成为陌生的、遗忘的角落,文字所记录的文

本几乎与未知的东西没什么两样[4]103。 另外,由于

拼音文字字形本身并不承载一定的信息,所以文本

的阐释也就会出现不同的版本,会造成文本的原始

义和阐释义差别越来越大,在保持文化一致性上会

有比较大的分歧。
汉字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连续六千多年而没有

间断且日益成熟了的表意体系的文字。 汉字在记录

汉语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与语言的联系,字形本身就

承载着文化信息,虽然经历久远的时间,但其原始的

信息仍然负载于其字形上。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

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通其词,由
词以通其道。 不由字,道则不达。”(戴东原《与是仲

明论学书》)戴震(字东原)明确地指出汉字与“道”
之间的关系以及汉字在阐释文本时的作用。 其深层

原因在于汉语社团的认知途径以视觉为基础,着眼

于空间,而空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哲学家叶秀山

认为,“中国文化在其深层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字
学似乎是中国一切传统学问的基础。” [12] 汉字以其

表意属性成为汉民族的群体记忆的物质载体,负载

着人们对过去的回忆结构。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包含

了人们回忆结构的客观部分,也承载了回忆结构的

主观部分,即生活的导向,意愿和希望。

四　 汉字作为凝聚性结构与文化的传承

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以及目标所主导,
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建构,它不是自然而

然形成的。 一旦无法再现,过去就变成了历史。 汉

字在造字之初就反映了古人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正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

及语言文字的演变,汉字的音形义等方面需要做进

一步解释。 基于汉字的表意属性,在对汉字的解释

中就造成了群体对过去的再一次重塑,同时完成对

自身连续性的虚构。 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指

出,在促成文化一致性的过程中,重复与解释两种方

式具有大致相同的功能[4]87。 仪式的重复是文化意

义现时化的重要手段,文字的出现逐渐替代了仪式

对文化的传承功能。 汉字的表意属性使其所承载的

文化信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得以现时化,不
断塑造着群体特征。 汉字的表意属性进一步打破了

信息传递的时间和空间局限,汉字所承载信息的阐

释就是在重现古人观察世界的视角与认知方式,拉
近了人们与古人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文化记忆的保存、现时化与传承的问题。
文字的出现让人类社会的凝聚性结构的演变分

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以仪式为基础不断重复的

阶段和基于文本进行解释的阶段[4]96。 对于拼音文

字而言,仪式的一致性逐渐过渡到文本的文本一致

性,通过文本来解释仪式的具体流程,意义因为传承

而具有保持鲜活性。 文本是传承意义的一种重要形

式,因此,只有当人们传播文本的时候,意义才具有

现实性,而文本一旦不用,文本就成为意义的坟墓。
对于拼音文字而言,文本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在
文字的形与意之间没有关联,人们在解释文本的时

候带有较多的主观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文

本已经无法解读。 反观汉字,汉字通过字形创造了

一种文化信息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古人观察世界

的视角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 人们使用汉字的时候

其实就进入到一种文化信息空间,在这种抽象的文

化信息空间中,个人通过共享古人观察世界的视角

而成为一种参与者,从而有利于集体身份的认同。
一位埃及学者默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说:“只
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存活。”汉字的表意属

性承载了华夏民族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与社会经

验,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 汉字所承载的

文化信息是民族的财富,这个财富越巨大,集体的观

念就越稳固也越深入人心[4]90-136。

五　 余　 论

文化作为国家的精神名片,透过它可以看到一

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面貌。 只有当过去进入到

一定的历史框架中才会成为人们所去理性思考的东

西。 这些被装入一定框架的过去,同时又要借助一

定的外部存储媒介和文化实践来组织回忆,从而实

现文化意义的现时化。 古人的生存经验和智慧可以

通过汉字存储并传承下来,汉字所蕴含的独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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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观念和价值观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和自豪。 可

以说,每个汉字都有一个故事,讲好汉字的故事,对
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华夏成员的身份认同感

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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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Ideographic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Memory

ZHANG Dongza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China)

Abstract:　 As an ideographic system of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always maintained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Chi-
nese language, and have not gone the way of cross-language development,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
nese philosoph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erceptual intuition and integrity. Chinese characters, bearing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have
a long history but influence peoples daily life, and gradually develop into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nation. As a social cohesive
structure, Chinese characters construct a cultural information space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carried by their forms. In such cultural
space, people share the symbolic meaning system and accept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vergent behavior pattern, so as to realize the mod-
erniz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hance the na-
tional cohesion.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to express ones meaning;　 cultural memory;　 cohesiv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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